
  
    
      
    
  


《租妻七十二小时完全纪实》

接头暗号是土得不再土的那种。我手里抱着一束鲜花，玫瑰、满天星、还有百合。当时卖花的姑娘问我见谁，我说是去车站接一个朋友。男朋友还是女朋友？她满脸天真的问。晕，男的还用鲜花去接吗？我拿瓶酒就去了。 

　　一、与你在火车站初次见面 

　　现在，你下车了。你很夸张地把手的那本杂志举得高高的。 

　　在去车站接你的路上，我不只一次骂自己傻*，我怎么没问问你究竟漂亮不漂亮呢？要是带着个恐龙回家，不吓死八个舅子么？ 

　　在那拥挤的人群里，我的确是先发现你的脸蛋，然后才看见你手里举着的杂志的。说我当时心里一阵狂跳，被你的美色惊讶得差点跌倒在地，也一点不过份。 

　　你是安昌河吗？你晃了晃手里那本杂志。 

　　啊，啊，我是，我是。我吞了口唾沫。 

　　这时候三轮车夫和出租车司机潮水般涌了过来。我说：“我们走吧。”你说别忙，“合约上的条件还没有完全协商好。”你把我拉到边上，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，说：“现在是二零零二年的腊月三十上午十点，出租时间就从现在算起。” 

　　“到正月初三上午十点，你的工作就完成了。”我说，“三天72小时，每一个小时10元钱，外加280元小费，总共1000块！” 

　　“你可别把我当做那种人啊！”你嘟着小嘴说。******，你那嫣红的嘴巴嘟得我心里慌慌的。 

　　“哪种人？”我故意装作懵懂的样子。 

　　“你知道哪种人。”你说着伸出手，我把鲜花放进你的手里，你抱着鲜花，花儿映着你的脸，显得娇媚无比。我说走吧。你没有动，我才看见，鲜花挡住了你伸出来的另一支手。 

　　“分期付款还是一次付清？”我在口袋掏着钱。 

　　“分期付款？你以为是一百万的生意啊？”你嗤之以鼻地笑道。 

　　我把钱塞在你的手里，说：“这么多人你可别数了，不多也不少。” 

　　你大方地挽住我的手，说：“现在，我就是你老婆了。” 

　　我说：“按照常理，我迎接你，见面后是应该来一个热烈而奔放的吻的！你看电视电影，哪一部不是这样？” 

　　“我出租给你的只是个名份，这身体看没有租给你！”你瞥了我一眼，正色道。“按照咱商定的合约，在正式场合下，你可以搂我，可以抱我，但是不可以吻，或者摸，非正式场合下，你就得随时和我保持男女授受不亲的距离。” 

　　“大清朝的那些王公大臣签订了那么多的卖国合约，土地都敢出卖，你一个吻怎么都难舍得啊？” 

　　“做梦去吧，你要是有那指望，现在咱们就终止和约履行！”你看着我，不挪步了。 

　　******，你丫装什么啊！我心里骂道，老子要是不在这72小时把你放倒，叫你丫快乐得直哼哼，我就不是安昌河！ 

二、把你带回了家 

　　说是迟，那是快。小车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向我的家里飞奔而去。 

　　听见喇叭声，我的母亲、父亲以及小弟全都迎接了出来。 

　　“这是娘，这是爸爸，这是弟弟。”我一一给你介绍，你笑容满面地一一称呼着：“妈妈、爸爸、弟弟。” 

　　娘的眼睛笑得成了豆角，父亲的乐呵得合不拢嘴巴。小弟看着你，眼睛都直了。对你的开场表演，我觉得比较满意！我给了你一个赞许的眼神。你冲我挤了挤眼睛，意思我很明白，就是炫耀：“看见了吧，我说了我保管演出成功的。” 

　　拎着行李的小弟凑在我的耳朵问道：“哥，在啥地方搞的？” 

　　“啥搞的？你去给我搞一个看看？”我瞪着他。 

　　“这个不错！”小弟冲我晃了晃大拇指，赞叹道：“极品！” 

　　你和我还没有坐稳当，母亲就端着一个大筲箕出来了，里面是炒花生、瓜子、核桃还有薯干。 

　　“吃啊吃啊，到家了，到家了，就随便吃啊！”我母亲的眼睛从你的脚下看到头上，脸上荡漾着的欢乐，水一般在你身上流淌着。 

　　我站起来，指着老房子，告诉你我的规划：“我准备在明年年底，把这里建成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四合院，我就看不惯现在的农村有的人，老建什么楼房，那有什么好啊，像个火柴盒子似的。四合院修建好后，我要在那里种上两三棵无花果，在那里呢，栽上一排银杏树，秋天到了，满地金黄的银杏叶，坐在树下，翻开一本老书……” 

　　“你爸爸叫你呢。”你打断我的构想，指了指里屋。 

　　“跟我去拜坟，就等你们回来，要不，我早拜了。”父亲在里屋准备着纸钱和香烛。 

　　我们穿行在一片密密的竹林里。我那小弟边走边热情地跟你介绍着他在这竹林里的各种活动，比方说怎么抓小鸟，怎么弄竹牛啊…… 

　　在奶奶的坟头前，父亲点燃蜡烛，念叨着：“娘，你大孙子今天又给您带了一个孙儿媳妇回来……” 

　　巨晕！我的父亲，你咋说又带了一个呢？ 

　　“过年了，大家都来看您，您要是在下面过得不好，就来找我们，找我也行，找您大孙子也行，找您大孙媳妇也行……” 

　　你惊诧地拿指头指了指自己的鼻子。我点点头，靠在你的耳朵边说道：“我奶奶可能就这么认识你了，她这人生前老喜欢热闹，晚上她要有空，没准儿会来找你！” 

　　你翻了翻白眼。 

　　“今天给您准备了一亿多块钱，烧给您，您在下边，想吃啥就卖啥，可千万别省着啊！”我父亲一边念叨着，一边烧那些冥币。我给你拿了一踏“100000”面额的，叫你也蹲下来烧。你烧得很认真，脸被那火焰烤得通红，像熟透了的蜜桃。 

　　父亲跪下了，我也跪下了，小弟也跪下了，我们认真地磕着头。我侧头看了看，你若无其事地看着我们，脸上却挂着就快要掉下来的笑。 

　　“你笑什么笑？”我牵了牵你是裤腿，说：“跪下，磕头！” 

　　“为什么要磕？”你瞪着我。 

　　“她是你奶奶！”我的话语中暗藏杀机，眼睛利剑般刺进你的眼睛里。按照合约，这是属于“常规礼节”，“必须无条件执行”！ 

　　你犹豫了一下，就在要跪的时候，我父亲却说：“城里人不习惯跪，就改为鞠躬吧。” 

　　但是就在你准备要鞠躬的时候，我父亲却掏出一根手巾铺在地上，说：“到了农村，还是按照农村风俗的好。” 

　　你很委屈地跪了下去，磕了一个头，腰板一直就站了起来。 

　　在回家的路上，你故意在后面慢吞吞的。我知道你有啥话要跟我说。 

　　“你要再用那口气跟我说话，我就要毁约了！”你威胁道。 

三、应该睡觉了。按照合约，有两种方案。 

　　母亲喝了酒，照例话很多。她跟天下所以的母亲一样，老爱在儿媳妇面前说自己儿子小时候怎么怎么着。 

　　“你别看他现在风光，他六岁的时候还梦尿呢，我骂他两句，你晓得他自做聪明干了啥事情么？他用一根绳子把自己的小鸡鸡给绑起来，我的天咯，可没有把人吓死啊！” 

　　“怎么了？”你问，强忍住笑。 

　　“最后解不开了，他被那尿憋得哭天叫地的……” 

　　我母亲的话还没有完，你靠在我身上笑得天翻地覆的，直叫肚子疼。 

　　我说我给你揉揉。 

　　你一把推开我，跑到一边笑去了。 

　　200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比起前二十年中的哪一届，都更无聊。我提议出去走走，说外面有非常皎洁的月光。行走在明亮如水的月光下，给你讲述我在这片土地上的悲欢离合，说到悲伤处，语气尽量哀婉缠绵，让浑厚而低沉的男声让你无法抵挡，极力营造一条的让你步入我忧伤孤独灵魂的小路……让你的母性萌动。因为有人说了，要让一个女人自觉地倒在你的怀抱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她你的种种不幸和痛苦，以及孤独忧伤悲哀失落……让她产生出一种母爱的义务，然后怜悯你，怜爱你，疼爱你……而且女性最高兴也感觉最伟大的，就是母性的释放和张扬，她会有一种拯救了灵魂的成就感和快感。 

　　但是你没有响应我的提议，你说：“我又不是疯子，外面那么冷。” 

　　“没情调！”我咕哝了一句。 

　　应该睡觉了。按照合约，有两种方案：第一，尽量争取不同处一床；第二，非常情况下，她可以躺下睡，但是我只能够坐在床上睡，而且不能够共用一张棉被。 

　　就在我准备脱裤子的时候，小弟拿脚捅了捅我，问道：“你怎么不去和你的女人睡啊，跟我睡有什么意思？” 

　　我说：“我难得回来一趟，想今天晚上跟你谈谈心。” 

　　“算了吧，跟我谈心？”小弟瞄了我一眼，说道：“我有时候多说一句话你都要吼我，还跟我谈心？” 

　　“那就不谈了，睡觉吧。”我说。 

　　“我发现了一个问题。”小弟说。 

　　“发现问题，你能发现什么问题？是不是水星又要撞木星了？”我说。我这弟弟最喜欢的就是研究那些古怪的东西，什么“UFO”啊，什么木乃伊复活啊……有一回居然给我打电话说什么水星将要撞上木星了，我问什么时候，他说大概在3000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七，因为那一天是他的生日。 

　　“不是，我是看见你老婆怎么看你的时候，眼睛怪怪的。” 

　　“怎么怪怪的？” 

　　“她的那眼神，好象你是条狼似的，时刻防着你！”小弟的表情很认真。 [更多精彩，更多好书，尽在[5 １ 7 Ｚ . c Ｏ m]

　　“你懂个屁！”我拉灭灯，说：“那是爱恋的眼神 

四、我们的“灰色收入” 

　　第二天我起来了，你还没有。我推开房门，你搂着个枕头睡得正香。 

　　我说：“起来啦！开始工作啦！” 

　　你咕咕咙咙地爬起来，眯着眼睛，开始往身上套衣服。 

　　我要出去，你叫住我，说：“你安排安排今天的具体工作，再讲讲要求。” 

　　我说：“你起来后呢，见了我母亲和父亲，第一句就说恭喜爸爸妈妈新年好，然后拣好听的话说。” 

　　“什么是好听的话？”你打了哈欠，搞得我也跟在后面打了个悠长的哈欠。 

　　“新年快乐、万事如意、羊年吉祥……反正有什么好听的就拣什么好听的。” 

　　“我说祝你爸妈白头偕老行吗？” 

　　“行，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！”我看见你毛衣套反了，伸手想帮你，你的眼睛一下子瞪得像麻将牌的“二饼”：“怎么啦，想揩油哇！” 

　　“靠，你毛衣反啦！” 

　　我正在一边漱口，你走过来，冲我挥了挥手里的红包，说道：“这压岁钱怎么处理？” 

　　我问：“有多少？” 

　　“一人给了我两百。” 

　　“咱们的合约里有没有关于压岁钱怎么处理的条款？”我问，赶紧清理了满嘴的白沫。 

　　“你没有提说过，这钱呢，就当我的灰色收入吧。”你说着，揣进自己的口袋里。 

　　　“　就算你的灰色收入，也没有那么多啊，压岁钱里面，还有我的一半呢，那是老两口子发给我们小两口子的！”我伸出手。你把其中的一个红包拍在我手里，骂道：“真想不到你这么抠门，还没有你爸你妈大方呢！” 

　　我笑着说：“我也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大方，我原来读书的时候他们每一周才给我一块五的菜钱呢，要是早知道他们这么大方，我就应该在合约里写上‘所有压岁钱一律上缴’这款！” 

　　吃过早饭，我们就跟着父亲后面，去给我的那些叔叔伯伯爷爷拜年。按照和约规定，这属于正式场合，因此，我们就手拉着手，装着非常亲热的样子。我根本没有想到这羊年的头一天会是这么好的天气，阳光明媚，和风暖暖，俨然是春天到了。村里的人都晓得我带老婆回来了，差不多都站在房屋前面和我们打招呼，那眼睛，个个都滴溜溜地你身上转。 

　　“他们怎么这么看我啊？”你问我，有些不好意思了，低下了脑袋。 

　　“你没有看见他们的眼睛里么？都是在欣赏你赞美你呢，谁叫你如花似玉娇媚动人呢？” 

　　你吃吃笑着，扬起了脑袋。 

　　我看见你很高兴的样子，胆子大了些，用牵着你的那只手，腾开一根指头，在你的手心里挠着。你瞪着我，我装着什么也看见，继续挠着。 

　　我的二大爷把我们送到门口的田埂上，拉着你的手说：“安昌河这孩子我是看着长大的，他啥都好，就有一点我不放心，就是爱喝个烂酒，酒杯一端，就忘记自己是谁了，啥话都敢说，啥事都敢做。我啥都不担心他，就担心他那身子骨，要是给酒泡朽了，说垮就垮了。” 

　　“不会的，他身体好着呢，您看看！”你伸手在我的胸口上暗地里使劲拍着，我晓得你是在报复我刚才挠你手心。“您看看，拍起来像钢板一样结实！” 

　　“那也可不能由着他喝！”二大爷依然握着你的手不放。“孩子啊，我就拜托你件事情，你可得管着他点！他要是不知节制地喝，你就给他把酒瓶摔了！就说二大爷让你摔的！” 

　　你说：“一定一定。”在回家的路上，我要牵你的手，你不准。 

　　“按照合约……” 

　　“别合约合约的，今天就不让你牵！” 

　　我上前一步，抓住你的手，你挣了几下都没有挣脱，无可奈何地悄悄骂道：“你这种不讲信义的人，最好还是让酒醉死的好！” 

　　“我咋不讲信义了，合约上又没有说牵手不可以挠手心。” 

　　回到家里，我们立即躲进小屋，清理今天的“灰色收入”。 

　　“你分了我的这部分，也应该把你那部分拿出来分啊！”你说。 

　　“为什么？”我数着刚刚从你那里分到的。 

　　“照你今天早上的那理论，你那部分，也有我的一半啊。”你伸手在我面前不停地勾着指头：“拿出来，快点！” 

　　晚上很快就到了，家里来了两个客人，小弟的床已经没有位置。我凑在你的耳朵边说：“看样子今天晚上咱们要同房了。” 

　　五、我与你同房睡 

　　母亲在我们睡觉前单独把我叫到一边，问我：“你们还没有怀过孩子吧。” 

　　我纳闷地点点头。 

　　“那就好，那就好！”母亲神神秘秘地悄声告诉我：“我今天找张神仙算了算，你们的头一胎可能是儿子，我仔细看了看你媳妇，屁股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是**很大，今后一定很有生养。” 

　　“迷信！”我说，转身想走，却被母亲拉住了：“注意啊，你们头一胎是儿子，要是怀了的话，就赶紧结婚……” 

　　到房里，你正在梳拢头发，你说你喜欢让头发散着睡觉，第二天起来，晃晃脑袋，头发都自然伸展了。 

　　我问：“今天晚上是两个人躺在一头睡还是怎么睡？” 

　　“你说呢？有规定的！”你裹着被子往边上挪了挪。还有，我郑重地告诉你：“是我躺着睡觉，不是你躺着睡觉，你只能够坐着睡！” 

　　你脱毛衣的时候看见我的眼睛正痴痴地落在你身上，便不动作了，双手抱在胸前，说：“你看什么看，眼睛贼似的。” 

　　“我娘说你今后一定很有生养。” 

　　“为什么？” 

　　“我娘说你的屁股不大，可是**很大！”我偏着脑袋说：“其实你的**并不大啊。” 

　　“放屁！才不是你妈说的呢！”你抓起一个枕头摔过来，毛衣也不脱了，靠里躺下，把被子拉得上上的，严严实实地盖住自己。 

　　我下了床，找了一本书过来，翻看着。 

　　过了一会儿，你转过身，被窝里露出两滴溜溜的眼睛，看着我，好半天。我抬头看着你：“看什么看？” 

　　“我感觉你挺好玩的！”你笑起来。 

　　“什么好玩？” 

　　“你怎么想着租个老婆回家骗父母呢？”你的脑袋往被子外面探了探，说道。“而且还骗那么多人。” 

　　其实这问题我们在签定合约的时候都已经谈过了。我说我租个老婆回家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不想让母亲和父亲失望，他们老让我找个爱人回家，可我老找不到……你说把自己出租的目的也很简单，就是感觉生活特没劲，把自己租给人家可以尝试一下做老婆的滋味，而且还有钱赚，感觉真新鲜…… 

　　我没有理会你，继续看自己的书。 

　　“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是离婚了的？”你靠了靠我。 

　　“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，这不影响合约的履行吧！”我瞪了你一眼。 

　　“反正你不老实！”你嘟着嘴巴，“咱们是合作伙伴，你对我完全有告之义务的。” 

　　我说：“要是我告诉你我离婚了的，你肯定还要问我为什么离婚的，是不是。” 

　　你想了想说：“按照常理，不问就不正常了。” 

　　“去年春节的初三是什么节日？” 

　　“情人节啊！” 

　　“她是那天离开我的。” 

　　“为什么？你瞪大眼睛，她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个时间离开你啊！” 

　　“因为——我想了想，笑道。因为我的性欲强盛，足有75匹马力，她受不了，就跑了！” 

　　“去！”你狠狠地踹了我一脚，骂道：“流氓！” 

　　我吃吃笑起来，“知道我是流氓就别理我。” 

　　你不说话了。 

　　“她去得正是时候，前面有比我更硕大的果实在等着她去摘，情人节是最好的季节，她要不那时候去，就准是傻子！”我说。 

　　“你这话怎么不流氓啊？”你笑起来，说道：“其实凭你的这模样，是可以找一个老婆的，为啥还采取这办法骗你老爸老妈呢？” 

　　“知道我现在看的谁的书么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的《幽暗国度》，这位奈哥在瑞典皇家学院的授奖仪式上说，他没有时间去找情人，因为要浪费很多时间去周旋——” 

　　“那他怎么办的？”你问。 

　　“我不说，说了你要踢我。”我笑起来。 

　　“你说，我不踢你。” 

　　“他就在那些妓 女身上去寻求肉体的慰籍，我和他一样——我说的一样是没有时间去找情人、找老婆。” 

　　“我以为什么呢，干吗要踢你，我又没有出租肉体。“你嘟哝道：”还真以为自己是谁呢，跟人家比，你当你也是作家啊？” 

　　我说：“我是作家啊！” 

　　“去吧，你是作家？瞧你那肮脏的灵魂，写出来的小说连苍蝇也不会往上爬的。” 

　　我没有理你，开始读起小说来：“我和你站在高高的山冈上，风儿吹乱了你的头发，我轻轻将你揽在怀里，你像小兔一样……”（这都是我瞎编的） 

　　“你诱惑不了我！”你哼道，躺下，拉上被子，把自己严实地笼罩着，不一会儿，便传出香甜的鼾声。 

　　我笑起来。 

六、我与你去了朋友家 

　　早上刚刚起床的时候，你说你还真梦见我奶奶了。 

　　“梦见她和你说什么了？是不是夸奖她的孙子有能耐？”我问。 

　　“她说啥我记不太清楚。”你努力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我的确记不起来了。” 

　　“她该不会这么快就把那一亿块钱花完了吧。”我正说着，外面有人叫唤。 

　　我忙提着裤子跑出去，是小时候的伙伴秦叫我们中午去他家吃饭。 

　　“我把秦给你做了介绍，说他是我的光屁股朋友，咱们今天中午到秦家里去，去的还有很多小时候的伙伴，大家在一起肯定热闹非凡。” 

　　秦愣愣地看着你，脸突然间变得很红，像快烂的西红柿。 

　　我走过去，在秦的后背上拍了一下，这家伙像一下子被从美梦中惊醒了似的。 [更多精彩，更多好书，尽在[5 １ 7 Ｚ . c Ｏ m]

　　“在想什么呢？”我冷笑道。 

　　“没、没想什么啊！” 

　　“你小子要是敢胡思乱想，看我不打爆你的“小弟弟”！”我继续冷笑着。 

　　“你家伙真他******有艳福！”秦狠狠地给我胸口擂了一拳，走了，老远回头说：“我就想，你敢怎么着！” 

　　在去秦家的路上你给了我约法三章：“不准喝多了；不准在酒席上提非分要求；你不和任何谁合影！否则，你就不去。” 

　　刚到的时候，果然有个人拿着个相机，说要给我们照相。 

　　我悄悄的你的耳朵边央求说：“来一张吧，给点面子，我到时候把它销毁了就是了。” 

　　你撇了我一眼，在我的身边摆了一个小鸟依人的“破式”，我的那些光屁股伙伴们艳慕得哇哇大叫着。 

　　中午喝酒的时候，有伙伴问我们啥时候结婚。我回头看了看你，说：“问她吧，她说明天结婚我都没有意见！” 

　　“******，你还有意见？”秦拿筷子敲敲盘子，骂道：“你虾子娶的老婆一个比一个漂亮，现在这一个，在咱们几个的老婆当中，简直是仙女，你瞧那细皮嫩肉的，啧啧……”说着居然要伸手来捏你的手，我一筷子打去，这厮闪电般把那手一缩。这时候，秦的女人在一边不依了，愤恨地说道：“安昌河，你们还是好兄弟呢，人家拿你老婆的手看看都不行！”我脖子一拧，说道：“你男人是个大色鬼，鬼知道他捏着我老婆的手会想到什么。” 

　　你已经笑得拿不住筷子了。 

　　大家敬我酒的时候，我是来者不拒。但是我每一次端杯子，你都要拿脚踢我一下，见没有效果，就狠狠地在我的腰上拧着。我咬紧牙关，还是和伙伴们碰着杯子喝了。 

　　回到家中，我捋起衣服叫弟弟给我数数身上有多少个青紫的地方。弟弟数得很认真，说总共有十几个地方。问谁拧的。 

　　“还不是那个贼婆娘！”我骂道。“不准我喝酒，回去就吹了她！另找！” 

　　“你就叫你那张臭嘴忍忍吧！”弟弟无比神往地说道：“要是我今后能够娶着这么好的老婆，就是被她拧成肉丝，我也愿意！” 

　　“好看的女人心如蝎！丑妻近地才是家中的宝！”我语重心长地对弟弟说道。 

　　晚上母亲开始教育你了，说道：“管是要管，你今后下手别那么狠就对了！” 

　　你愣愣地看着我。我拍了拍腰板，你明白了。 

　　母亲还要说什么，被父亲挡住了。 

　　“要不给他狠点，还能够管住他？”父亲恨恨地瞪了我一眼，当那眼色转向你的时候，却突然变得无比和悦起来。你得意地瞥了我一眼，那手暗地里又伸在我的腰上，捏着一点，狠狠地就是一下！ 

　　我眦眼咧嘴的样子引起了母亲的关切。“你怎么啦？”母亲问道。 

　　我说：“是不是床上有跳蚤啊？”然后把后背给你，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道：“给我挠挠，怪痒痒的。” 

　　你无可奈何地把手伸进我的后背里，挠起来。我暗自得意。 

　　就在我们要去睡的时候，父亲突然叫住你，从怀里掏出一捆钱来，递给你。你像见了火炭似的，把手缩在身后，使劲摇头。 

　　“你们不是要买房子么？我不敢把钱给他。”父亲乜斜了我一眼，“他除了喝酒，就是乱花钱，给他手上，我不放心。” 

　　“给我手上，更不放心。”你说：“我这人丢三拉四的，要是这钱落我手上，没准儿过不了三天就丢了。” 

　　“唉，你们今后怎么过日子啊！”父亲叹道：“这钱我给你们存起来，要的时候我送来！” 

　　在睡觉的时候我问你：“那么钱你怎么不拿？” 

　　“算不算灰色收入，如果算的话，我马上去要！”你歪着脑袋看着我，“要过来咱们按照你七我三分帐！” 

　　巨靠！我说：“你当我牛逼到家了？” 

　　“明天咱们的合约就到期了！”你说。 

　　“是不是怜悯我，在临别一夜，要给我最后的温柔，让你永远生活在我的思念里和记忆中？”我说道：“老实说，我已经一年没有尝过女人了，你要不好意思明说，给我一个眼色，我马上就可以把你生吞活剥地整个儿吃了！” 

　　“你想都别想！我只是提醒你合约快要到期了！”你说着，倒头就睡。 

　　“合约一到，我马上休了你！”我笑道。 

　　“你现在最应该想的，是我走后你怎么再去蒙他们。”你在被窝里嘟哝道。 

　　“你放心，把你休了，明年再去租一个！像你下手这么狠的，休掉，那是迟早的事情。”我揉了揉腰上那隐隐着痛的地方，说道：“相信我的母亲会体谅他儿子的这个英明决定的！” 

七、我跟在她的车后，狂奔起来… 

　　临别的时候我那多愁善感的母亲抹着眼泪，要留你多住几天。我说你不能，你得回去上班，核电站的钥匙在你的手里，你要不回去，核电站就点不着火，启动不了。 

　　你瞪了我一眼，和我的母亲拥抱了一下。 

　　这时候电话响了，是我的前妻。 

　　“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”我问。 

　　“我特地向你表示祝贺的！听说你找了一个美女？” 

　　我说：“是啊是啊，现在咱们一家人正在挥泪告别呢。要和她讲两句吗？” 

　　“你真以为我是跟你道贺的？拿钱来！你有钱讨老婆，就应该把钱还给我……” 

　　我啪地关了电话。 

　　“谁呀？你的脸都青了。”你说。 

　　“要钱的。”我说：“我在你之前租了一个女人，当时说好的租金是全部的爱，后来离婚了，她就把她原来给我的那些感情折合成人民币了，要收回去，我今年一年都在偿还这感情债。” 

　　“那你的爱为什么不折合成人民币让她付给你呢？”你说。 

　　“我的爱不值钱。”我说，我们相视一笑。 

车来了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刚好十点。 

　　“你过来。”你上了车，拉开车窗，向我勾勾指头，我走过去。“你为什么不再租我两天？核电站还要过几天才开工。” 

　　“我每个月的工资才一千多块人民币，租你就花去了一个月工资，再租，我吃什么啊？”我正说着，那车呼地开动起来。 

　　“尝试一下，看看你的感情可以不可以在我这里换成人民币。”你探长脑袋，冲我吆喝道。 

　　“她在说什么？”母亲走过来问我。 

　　她喊我追她！我猛然醒悟，跟在你的车后，狂奔起来…… 

我发现.看完我帖子的有两种人... 

第1种:看完了我的帖子笑了的人.......这种人,爱情顺利,事业顺心,家庭和睦,福如东海.寿比南山,一生开心~ 

当然了。.这种人也都宽宏大量....不会介意回个小小的帖子了...开心无价嘛~~ 

第2种:看完了我的帖子没有笑的人:........这种人........................啥也别说了..............没的说了~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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